
112016年5月25日 星期三郑 风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陈泽来 校对 刘桂珍
电话56568225 E－mail:zzrbzf@163.com

芦苇，是我最喜欢的一种野生植物，它比较像
草，透出草的温柔美丽，又比较像竹子，卓尔不群，能
够从草类里孤高傲然而出，它的水灵、水性和水韵，
像温柔可爱的小女子，像水乡江南的清纯小女子，默
默生长于山脉重重、溪涧众多的乡间。

春天，修长肥嫩茁壮的苇芽，透出强大的春天气
息，透出蓬勃的朝气。干旱的春季，因为山野、溪涧
边、田埂上有了众多的芦苇啪啪地发芽，湿漉漉水淋
淋地生长，而显得有些湿润和水汽。春天，向来是干
旱的，因为野生着众多的芦苇，野生着众多的鸡爪花
和金银花，而显得湿润，显得生机勃勃。芦苇发芽，
伸开它们的修长衣袖摇曳，鸡爪花和金银花，倾吐出
它们嘴巴舌头上的水汽，乡间才不显得干旱。晚秋，
田埂上，溪流坝塘边的芦花，一片片开放，纯洁无瑕，
浪漫美丽。看一会儿雪白的芦花，就能够涤净逐渐
蒙尘的心灵，看一会儿雪白的芦花，就能够滋润濡湿
干渴的心灵。

春天，芦苇发芽，芦芽飘香，各种野鸟在芦苇丛
中欢歌。特别是麻雀们，一忽儿噗噜噜一声从芦苇
丛中四散飞起，像芦苇丛中有巨大花朵绽开，一忽儿
又噗噜噜一声飞拢，落在一片苇丛里，像一朵巨大的
花苞合拢花瓣。美丽的戴胜鸟、翠鸟、杜鹃鸟、布谷
鸟，都喜欢在芦苇丛中出没和歌舞。

芦苇最可敬的时候，是春天。此时正是“蒌蒿满
地芦芽短”的春天，异常干旱，但是芦苇却照样在溪
涧河流边、山野田埂上执着、坚强、乐观地钻出来了，
在山野田坝里溪涧河流边一站起来，像一个个亭亭
玉立的山女子，秀秀气气、婀婀娜娜，风姿绰约，天空
就显得温柔湿润了，就显得阴柔女性了，就显得极其
美丽了。

芦苇最美丽的时候，不是春天，是深秋，芦花开

的时候。经过整整一个雨季的雨水荡涤，秋天的天
空，显得纤尘不染、纯洁无瑕，醉人心魄。醉人的天
空下，芦花如雪，一条条溪流边、一片片沼泽边、一个
个坝塘边，都亭亭玉立着洁白的芦花。

童年的那些芦苇，长满了乡间的田埂，也长满了
溪流小河边，甚至长满了一座座古墓坟头。那时候，
我学习很笨，数学差。其他很多同学，数学也都很
差，不会数数，扁担大的字都认不得一个，或者说扁
担放倒了都不知道是几。

乡村小学的那些民办教师们，那些像乡间芦苇
一样的人，就教我们就地取材，用遍布乡间的芦苇秆
来数数，学习算术。我们折来芦苇秆，放在自己的书
包里、文具盒里或者书桌里，到了上数学课，就把这
些芦苇小棒拿出来，一根根数数。老师站在讲台上，
同样是握着一把芦苇秆小棒，在示范数数。在讲台
上讲台下都在啪啪啪响成一片数小棒的声音中，一
节节枯燥疲惫的数学课，被乡村小学的这些民办教
师和我们这些乡村少年上得有声、有色、有香味、有
形状。秋天的芦苇秆，是微微金黄的，也是透着浓浓
的芦苇香的。一根根的芦苇秆小棒，就像一根根的
小小木头，让我们想到乡间盖新房时候竖起来的柱
子，搭上去的各种横梁。大人们用木头在乡间村子
里建盖瓦房，我们小孩，则在低矮的乡间瓦房教室
里，用芦苇秆小棒搭建心中的数学屋架，用芦苇秆做
游戏，嬉戏打闹。平凡的乡间芦苇，对乡间人学习数
学贡献巨大，对一辈辈乡间人的生活和一生影响巨
大。

我童年时的老家乡野里，芦苇遍布，真的是蒹葭
苍苍，一串串、一群群的野鸟，在芦苇丛中飞来飞去，
筑巢做窝，快乐繁衍，天天开心唱歌嬉戏。

我们小学在山坡上，外面尽是山田，田埂上尽是

高高的芦苇。在教室里，可以看见芦苇在田埂上成
长，在风中摇曳，可以看见野鸟在芦苇丛中起起落
落，可以听见芦苇在风中喀喀喀拔节、在风中呼啦啦
摇曳唱歌的声音。课间，我们会像一只只小野鸟一
样，飞跑出教室，折来一把芦苇秆，一截截折成小棒。

到现在，我依然喜欢去乡野里，静静地走走、伫
立，看春天的芦苇莽莽苍苍，看秋天的芦花飘飘荡
荡。春天的纤纤芦苇叶子，像女孩子温柔湿润修长
的手臂，在春风里绵绵摇曳，在我皱纹密布的心上轻
轻飘摇，柔柔抚慰，不一会儿，我心上的皱纹伤痕就
消失了。秋天的芦花，轻飘飘的，像一缕缕一块块轻
纱，在我皱纹伤痕密布的心上轻轻飘摇擦拭，柔柔抚
慰滋润，不一会儿，我心上的皱纹就消失了。

童年，芦苇发芽的时候，空气很鲜嫩，叶子很鲜
嫩，外婆总喜欢采摘鲜嫩的芦苇芽，拿回来，放进大
石碓里，舂芦芽野菜糯米饭糍粑给我们吃。这样，让
我们尝到了春天的鲜味美食。

外婆是编织席子、编织草鞋的高手，她喜欢修长
柔绵的芦苇叶，喜欢用芦苇叶来编织苇席，编织草
鞋。我喜欢跟着外婆，去溪流沼泽边，采摘芦苇叶，
喜欢与外婆一起，编织苇席。苇席柔滑细腻，编织苇
席，是一种享受，看外婆幸福地编织苇席，更是一种
享受。闷热的夏天，我喜欢躺在外婆编织的芦苇席
上睡，凉爽舒适，一夜香甜。如今，看见生机勃勃的
芦苇，我就会想起像我一样爱着芦苇的外婆，想起外
婆舂芦苇芽糍粑给我们吃的美好时光。

吃热了，上火感冒，我们都喜欢去溪流沟渠边，
采摘芦芽，或者采挖芦根，去山野里采摘金银花，配
在一起，用来熬水喝。

温柔美丽的乡间芦苇，性子水一样绵绵的芦苇，
陪我度过了十九年孤寂而又美好的时光。

如果你忽然看见水中炸响一簇
簇焰火，你可能会十分震惊。

这就是五颜六色的鲑鱼，它有
金鲑、银鲑、黄鲑，构成了水中的百
花园、水中的鸡尾酒。更有鲜艳夺
目的红色鲑鱼，周身通体鲜红欲滴，
是水中盛开的红牡丹，是水中绽放
的红玫瑰，是水中领舞的红娘子，是
鱼类竞技舞台上的红桃皇后。

瞧，鲑鱼正在从大海向陆地上的
河流洄游，洄游的目标是它们当年出
生的故乡，洄游的目的是为了产卵繁
殖后代。为了这一崇高的目标，它们
在洄游之前就奋力进食，增加体力和
体重，使自己变得膘肥体健，个个都
变成健美运动员，以便参加鱼类的奥
运会。这条洄游旅程长达几百甚至
上千公里，将它们的一生推向高潮。

逆流而上，飞越瀑布，躲避天敌
是鲑鱼洄游的三大难关，也是它们
要进行的铁人三项赛，时刻面临着
生与死的考验。逆流而上拼的是体
力、耐力，体力不支就无法按时到达
终点，被急流冲回大海就丧失了繁
殖后代、延续生命的机会。飞越瀑
布考验的是鲑鱼的体能和弹跳力，
它们面对飞瀑奋力一跃，可能跳上
去，也可能落到水流冲下来，也可能
落到突出的石块上受伤，碰昏碰死，
跳不过这道坎就会被淘汰出局。躲
避天敌更是险中险难上难，鲑鱼逆
流而上要拼尽全力，还要十分专注，
心无旁骛，必须时刻注意来自空中、
对面、岸边的天敌威胁。每年在鲑
鱼洄游的季节，被生物钟指引、饥饿
所驱使的天敌有棕熊、黑熊、柯莫德
白熊、河狸、狼、河豚等就会准时来
到岸边和水中守候，鲑鱼没有翅膀，
只能冲刺跳高。有时一不小心，奋
力跃起的鲑鱼就会落入熊们的血盆
大口，在浅水处休息打尖、吃食的鲑
鱼们还会被河狸和狼下水捕食，或
者被从天而降的金雕或鹰一把从河
流中凌空抓起，带到树上啄食。

但是，成千上万的鲑鱼就是这
样义无反顾地冲上生命的不归之
旅。这悲壮之旅很像藏羚羊在雪域
高原上的大迁徙产仔，也很像非洲
热带大草原上数百万头牛羚、斑马、
瞪羚等草食动物的大迁徙。

鲑鱼越过这三道生死栅栏之
后，一旦遇到雨少水浅断流，还会被
困到浅水河中，水少鱼多面临着缺
氧的考验，这为天敌捕食又提供了
新的机会，它们面对猛禽猛兽的攻
击只能四处逃避，拼命挣扎，苦苦等
到河水上涨、断河相连才能再进行
新一轮的拼搏。

经过一个多月努力，历尽千辛
万苦，鲑鱼游到林茂河深水静气候
适中之处，在体力大量透支之后，同
类还要进行最后一轮竞争。不久之
后，完成产卵任务的成年鲑鱼像草
莓和枫叶一样纷纷漂出水面，有的
被水流冲到岸边，曾经鲜活的、激荡
水花、飞越瀑布的生命如美丽的昙
花凋落了——很显然，它们被生命
的千里长征、奋力搏杀累死了，长眠
在故乡的河流上。它们的鱼体成为
产卵后新生鱼仔的食物——以父母
为食，这在动物世界中是十分罕见
的，但这就是鲑鱼悲壮惨烈的一生。

此后，豌豆大的小鱼仔在这条
充满营养的故乡河流中成长三年
后，鳞翼丰满，才离开这里游向大
海，开始新一轮的生命轮回旅程。

以鲑鱼为食的猛禽猛兽排出的
废弃物，滋养了周边的花草树木，不
但维护了动物们的生态链，还有力
支持了植物王国的生态系统，使海
洋与陆地、河流与森林，鱼类与飞禽
走兽的生态系统连为一体，为地球
上的生态文明做出了贡献。

说“酒行一方”。又说“一方风土养一方人”。野
菜也是这样的。

一岁早绿的枸杞头也叫甜菜芽，是东南地带有
名的春野菜，颇受人喜爱。行至南粤和粤西，好野味
的广州和桂林人也好这一口，阳朔古镇的农家菜以
酒酿的名字重口味，末了用枸杞头烧汤，似醒酒汤，
客人喝过了心生喜欢。但南太行地区我的老家人，
过去从不选择吃枸杞头，反而喜欢口头苦一点、涩一
点的野菜和树头菜，经过水瀹水浸处理后，粗糙而略
带咬劲。因为大长一个冬天，猫冬的人见天烤火烧
煤，内心干热，嘴里无味。同样的道理，苦菜在比较
荒凉的口外和西北最吃香。那里的苦菜分甜苣和苦
苣，曾经 6月初，见大同人成袋地卖苦菜。而去年秋
天在榆林，早市上还是成袋卖苦菜。十月小阳春，秋
生的苦菜霜打过更美味，当地人这时要腌苦菜。话
说一个老婆婆，冬天在暖炕上生病，什么都吃不下，
而半夜里忽然吆喝着要家人舀半碗苦菜缸里的酸汤
给她喝，喝了顿时就舒坦了，安稳了。

土名叫蛤蟆皮，学名为唇形科的荔枝草者，是丹
江水边人家，春来爱吃的一种野菜。这种东西，郑汴
之间黄河湿地也多，开春最早出苗，叶宽而绿带皱
纹，紧贴着地皮草皮，比白蒿和米蒿都显眼，但是郑
州地区认识它的人少，罕见采蛤蟆皮当野菜吃的人。

《救荒本草》所载的葛勒子秧，即学名为葎草的一
年生杂草，北京和太原以北罕见，中原与南方地区，分

布广泛。这家伙长大了，吐蔓儿扯秧拉人的手，人叫
它涩拉秧。因为它夏秋的时候，横行霸道乱长肆无忌
惮，为此，皖北人还形象地叫它恶狼狼。在我的老家
怀川，似乎只有温县人于春天里大量采之，沿街叫卖，
拿它的嫩苗拌面蒸食。周王说葛勒子秧：“《本草》名
葎草，亦名葛勒蔓，一名葛葎蔓，又名澁萝蔓。南人呼
为揽藤。旧不著所出州土，今田野道旁处处有之。其
苗延曼而生，藤长丈余，茎多细澁刺。叶似萆麻叶而
小，亦薄。茎叶极澁，能抓挽人。茎叶间，开黄白花。
结子类山丝子。其叶味甘苦，性寒，无毒。”

艾蒿曰艾蓬者，是江南人做青团与清明粿的必
备。但是，在南太行，包括河南大多数地方，春天没有
人用艾蒿入馔。还有大名鼎鼎的马兰头，是苏沪杭地
区民间的最爱，包括江西的婺源山区与皖南，我都见
当地人春天贪吃马兰头，调吃炒吃下锅吃都有。可
是，河南河北西北，包括两湖和西南地区，人们没有吃
马兰头的习惯。周王朱橚乃朱元璋的儿子是皖人，他
编撰的《救荒本草》里有马兰头，但没有柳絮、蕨菜和

蔓菁。河南人就是与东南接近的商丘、周口和信阳等
地，至今没有开春吃马兰头的风俗。倒是我在郑州市
区的金水河边，前两年，清明过一点，洋槐花大开的时
候，看到一个上年纪的妇女在新栽的草皮麦冬草里，
挖名叫马兰头的野菜。这里怎么会有马兰头呢？对
方是省旅游和外事接待系统的退休人员，自称无锡
人，她分析，可能是这一块新换的草皮，才从江南某地
移植过了，带来了马兰头。马兰头寄托了她的乡愁。

今年更有意思。今年农历二月清明，春绿来得
早。二月二前后，竟然在市区的庭院里发现了人工
栽种的马兰头。同样是省旅游系统的，这回是上海
籍的女主人。——我的单位对面，20世纪 80年代公
寓楼老院子深处，一家人在门前种有枸杞和马兰
头。男主人说，我们从同乡那里移来的，原来的炮兵
指挥学院的政委是上海人，爱吃马兰头，特地种了马
兰头。不一会，女主人出来了，自称是上海籍的新疆
知青，后来调到郑州来了，总想着开春要吃马兰头
的，家乡的口味，从小吃惯了。说着，他们要我随意
采一些回去，当天夜晚，在家做一碗豆腐汤，末了放
入青嫩的马兰头，它特有的清香就溢了出来。

风土、风味、风物、风习，或曰土宜、土俗、土物、
土特产者，在《现代汉语词典》里都是有关联的近义
词，关系着一个地方的风俗与特色。一方野菜，也是
文化地理的标志之一，

故而周作人小品《故乡的野菜》被奉为经典。

晚清文学大家曾孟朴留下了一册《病
夫日记》，这册日记始于1928年5月22日，
终于1929年12月22日，中有间断。这册
日记由曾孟朴长子曾虚白后人捐赠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整理选注稿刊
于去年第1期北京《新文学史料》。

正如日记整理选注者所言，这册日
记“包含较多文学史料”，包括这两年中
曾孟朴创作长篇小说《鲁男子》、编辑文
学杂志《真美善》、与海上文坛的交游、阅
读法国文学作品的感想等。其中，他与
郁达夫交往的数条记载，很值得关注。

当时曾孟朴的上海寓所是一部分沪
上文人经常聚会之地，用今天的话讲，是
一个“文艺沙龙”。1928 年 5 月 27 日病
夫日记云：“晚六时，邀请傅彦长、徐蔚
南、张若谷、梁得所、卢梦殊、俞剑华、邵
洵美作文艺聚餐，若谷因病未到，谈颇
畅”，即为证明。同年8月29日病夫日记
就写到了郁达夫：

若谷和洵美来……洵美也谈起郁达
夫问我对他的作品，有何批评。洵美想
定个日子吃饭，彼此可以一谈。

邵洵美与郁达夫是好友，同年 7 月
22 日达夫日记就有“和邵洵美在 Cafe
Federal吃点心”的记载，两人交往颇多。
他想介绍郁达夫结识曾孟朴，本在情理
之中。而郁达夫看重曾孟朴这位晚清小
说大家对他作品的看法，也说明他的谦
虚胸怀，当时不少新文学作家都目空一
切，不屑向文坛前辈请教。

根据已经公开的病夫日记选注稿，
郁达夫与曾孟朴首次见面在1928年9月
20日，是日病夫日记云：

夜到张园稍稍坐了一下，到洵美家，
因洵美约郁达夫，赵景深，夏兰蒂，张若
谷，傅彦长，都（是）沪上文学界的名流，差
不多做了个文学聚餐会。大家谈得很高
兴。我和郁达夫深谈了一次，心中甚快。

这应该是曾孟朴与郁达夫的首次见
面，而且两人作了“深谈”。可惜当天的
郁达夫日记还未披露，但郁达夫当时的
感受也同样是“心中甚快”吧？

可是郁达夫在曾孟朴去世后所作的
《记曾孟朴先生》中，却有不同的回忆。
按照郁达夫的说法，他首次见到曾孟朴，
确由邵洵美引领，但“记得是一天初冬的
晚上”，邵洵美到郁宅晚餐，饭后带郁达
夫到曾宅拜访。当晚三人尽情长谈，“从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谈起，谈到了《孽海
花》的本事……”，郁达夫对曾孟朴印象
之好之深可从如下的描述中领略：

先生的那一种常熟口音的普通话，那
一种流水似的语调，那一种对于无论哪一
件事情的丰富的知识与判断，真叫人听一
辈子也不会听厌；我们在那一天晚上，简直
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窗外的寒风，忘记了各
人还想去干的事情，一直坐到了夜半……

那么，到底这两位20世纪中国文学
的重要作家首次见面交流是在何时何
地，恐怕要到郁达夫日记全部公之于世，
才有可能得到确定了。

泉声说山外有人抡板斧
你沉浸于墨点
心思还没有转空
终于理解古人的画意，不发光的墨点
吃掉了光阴、房屋和依附于时代生活的人
画外音的砍柴人不过是为浮云提供画框
这样，栎树才会沿着山脊小跑
就像回到一个人的前生

在路上
或者在麦田弯腰
或者低向青草的童装
或者放牧山顶柔软的石头
或者把时间理解为蜗壳里的肉
或者像诗人一样
把诗从血管里挤出，制造成精良的玛瑙
如果玛瑙吃草，我们就进入琥珀的后备厢

自然

王镜宾

鲑鱼的不归之旅

书林漫步

陈子善

病夫日记

相逢（外一首）
森 子

知味

何 频

一方野菜

散文

余继聪

乡间芦苇

呦呦鹿鸣（国画） 徐 步

风清月白（国画） 陈子林

车间里摆着几个小型中频
炉、石墨坩埚和配套设备，地上全
是管线炉屑。那炉子呼呼地还在
运转，不知又在做什么器件。我
暗自估算了一下，以这个规模，想
做司母戊方鼎问题不大。

那技术员唰唰从桌子上翻
开一本厚厚的技术手册，然后又
把十来张实验记录单也甩过来，
说：“你不是想考察工艺吗？都在
这了！”

我不急不忙地坐下来，慢慢
翻看，一边看，一边不时“啧”一
声，脸上挂着淡淡的不屑。

这个姿态，我练习了很久，
它既可以保证你暂时不露怯，也
能维持住高人气势。说实话，我
这方面不够纯熟，最适合这个角
色的，应该是药不然。一想到他
坐在桌子后头趾高气扬的嘴脸，
我就想乐，可随即又化为一声深
深的叹息。

看了二十多分钟，技术员沉
不住气了：“汪先生，有何见教？”

我用指头敲了敲记录单：
“你们……没用心啊。”

这话其实什么信息量也没
有，但听在他们耳里，意味却不一

样。技术员怒道：“我怎么没用心
了？你说清楚，是哪儿的问题？
配砂、合型、温控还是浇铸？”

“这潞王炉，乃是熟铜掺入
金银而成，合金成分不同，显示出
的光泽会有微妙不同。你们搞清
楚用料配伍比例没有？”

“废话，我手里又没有标准
器，上哪知道配伍去？”技术员一
拍桌子，“你别岔开话题，我就问
你，不回炉怎么调铜质？”

“我来是为了做生意，可不
是来吵架的。”我把报告一合，声
音放轻，“你们这样，老朝奉知道
可不会高兴。”这名字一出来，整
个车间都安静下来，只剩下机器
嗡嗡的声音。技术员和老徐对视
一眼，目中凶光一闪而过。

“汪先生息怒，息怒，小赵这
也是为了大家好嘛。有什么问
题，咱们可以细谈。”老徐一边说
着，一边离开座位，不露痕迹地朝
我这边靠过来。

“不是我不想谈，是这位技
术同志心存怨言。都是为老朝奉
他老人家办事，何必如此。”

老徐脚步停住了，神情略显
犹豫。

果然，这些人跟老朝奉一定
有关系，但又不是特别密切。

根据药不是的猜测，老朝奉
的组织，应该是一个蜘蛛网状的
结构。老朝奉安坐中间，周围延
伸出去一圈直属人员，这些直属
人员再延伸出去，各自控制一批
外围和产业链，各行其是。这样
的好处是，即使一条链被警方截
断，其他分支也不会受影响。但
这些链条之间不互相统属，经常
会有发生交集而不自知的情况：A
线的托儿把肥鱼钓起来，走货的
却是 B 线的手，C 线盘了半天道
儿，却不小心黑吃D线的同行。

老徐的反应，印证了药不是
的推测。

“你是哪座山头的？”老徐
问。

我矜持地笑了笑，反问道：
“先说说，你们是哪座山头？”

老徐道：“我们是鬼谷子门
下……”还没说完，赵姓技术员忽
然喝道：“他在套咱们的话！”老徐
猛然醒悟过来，勃然大怒，直直向
我扑了过来。

我闪身避过，从怀里掏出一
个防身用的高压电枪，毫不客气

地捅到老徐胸口。电光一闪，老
徐浑身抽搐着瘫倒在地。那赵姓
技术员也是作风凶悍，抄起桌子
上的铸铁扳手，狠狠砸了过来。
我脑袋急忙偏开，还是被扫中眉
角，一阵生疼。

就在这时，工厂外面突然警
笛大作，喧哗四起。我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示踪器，对赵姓技术员

笑道：“你做技术的，应该知道这
是什么玩意儿吧？”

赵姓技术员一看，知道这从
一开始就是圈套，恨得咬牙切
齿。我好整以暇地说道：“警察已
经把这儿包围了，我建议你快点
投降比较好。”

“我们有政府颁发的许可
证，生产的都是仿古工艺品，你们
凭什么抓人？”

“谁说是抓你们造假了？”我
指了指自己胸口，“你们绑架了李
约瑟先生的朋友，企图勒索巨款，
破坏当地投资环境。”

赵姓技术员的脸“唰”的一
下就绿了。

我们的计划里，从没打算演
一出热血青年勇做卧底协同警方
的戏。这种上规模的制假工厂，
一般都会有一层合法外衣，且有
当地官员做保护伞——比如老徐
就是康主任的下家——想举报他
们生产假古玩，实在太难了。

药不是化名李约瑟在卫辉
谈投资，不光是为了给我打掩护，
也是为了撬动这层保护伞。在当
地政府眼中，制假贩假可以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但你要是影响到

当地投资引商的政绩，就绝不会
手软了。

我这边顺着潞王炉进了工
厂，套问内情；那边药不是已经通
报政府，说我的好友被绑票，勒索
巨款，连勒索信都伪造好了。只
要上级下令彻查，一查我真的在
工厂里头，这罪名敲钉转脚，谁也
保不住老徐。

药不是的这个计划，当真是
够毒辣的。

赵姓技术员不傻，一听我
说，立刻就明白其中利害。他忽
然抓起一把铁锹，朝着我就砍
来。他困兽犹斗，我也不欲与他
斗，转身就跑。赵姓技术员跟发
了狂似的，死死追着我，全不顾外
面正在逐间搜查的警察。

这个车间里的其他工人，警
笛一响就全吓得跑光了。我有心
也往外去，但赵姓技术员跟得太
紧了，我根本无法摆脱，只好绕着
中频炉子跑。

你追我闪僵持了两三分钟，
忽然我右脚的脚底板生疼。低头
一看，原来是一片边角料的角铁
立在地上，扎破了皮鞋底，刺入肉
中。这工厂的安全措施和卫生工

作实在是太差了……
赵姓技术员趁机欺身靠近，

把铁锹抡起一个很大幅度，横削
过来。我急中生智，往地上一趴，
就听“扑哧”一声，铁锹擦着我的
头皮飞过，把一根水管给削断了。

大量清水从破裂的水管里
喷涌而出，我在那一瞬间，突然涌
现出极其危险的预感。虽然不知
道危机从何处来，但我第一时间
作出了反应，就是跑向最近的窗
边。那里有一块斜靠墙边的钢
板，我躬下身子钻进两者之间的
空隙。

在下一个瞬间，我听到一声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间还混杂
着一声惨号。整个车间里震动不
已，蒸汽弥漫，遮蔽我的这块钢板
也晃晃悠悠，差点倒地。

我小心地探出头，看到外面
的景象实在惊人。

原来那根水管被砍断之后，
把水一股脑全喷向了铸造炉。这
个工厂的铸造炉密闭性很差，那
些水渗入炉中，与高达近千度的
铜液接触，发生了剧烈爆
炸，铜液从冒口和水口狂
喷而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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